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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慕任老 

［日本］真柳诚撰，梁永宣译，梁嵘审核 

 

 

近日，从梁永宣老师处得知，任应秋老师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文集出版在即，邀请我写

一篇怀念任老的文章，这对于敬慕不已的任老师是毫无异议的事。我和任老相识于三十年多

年前，当时收藏的资料全部存放在与现居地茨城有一段距离的横滨家中，查找多有不便。于

是决定，根据妻子从横滨家中带来的几张照片，以及矢数道明先生所写《明治 117 年汉方略

史年表》一书中内容，略加入自己多年前的记忆，以此为基础来撰写此文。 

我从 1980 年 9 月到 1981 年 7 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现代汉语。同年 9 月一直到

1983 年 7 月，作为进修生到北京中医学院学习。在留学以前，从 1976 年开始，我学习了 4

年的汉方，同时自 1977 年起还学习了 3 年针灸学。当时也从事过简单的临床，又阅读了一

些文革时期的中医学、中药学书籍后，对其中与本草相关的内容产生了很多疑问。于是在

30 岁的时候，虽已经成家，但还是决定到中国留学。 

好像 1981 年夏天以前，北京中医学院的留学生宿舍安排位于东直门医院北侧的一个四

合院中。在那年春天，我作为一名仍然学习语言的学生，因为听说那里食堂的菜肴非常好吃，

就曾经前往过。在彼处认识了给留学生做辅导的梁嵘老师，当时她向我提出问题，如日本所

说的东洋医学和汉方医学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等等。1972 年中日两国邦交恢复正常化，直

到 1982 年为止，在中国学习 2 年以上的日本留学生，包括中途退学的学生，一共有 19 名。

但是来中国之前已经学习过汉方，而又属于日本东洋医学会员的日本留学生，我是第一人。

或许是通过那段时间与梁嵘老师的交流，我知道了任老的名字，后来我也一直和她保持着学

术方面的联系。 

在中医学院一开始去进修生班听了中医基础等课程，但不到半个月就不想听了，于是便

决定调换到本科生班学习。接下来的二年间，陆续学习了中药系开设的《中药鉴定学》、《炮

制学》，中医系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医古文》，以及《中医各家学说》等

科目。我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往返于两个系别之间不断吸取知识。当时我是自费留学生，这么

任性但也被允许了。 

中医各家学说这门课程，最初由已是高龄的任老执教，当时，我几乎都听不懂。于是就

问旁边的中国同学，他们说因为任老讲的是四川方言，也一样不明白，得知这样的情况我便

安心了。之后，这门课由几位年轻的老师用普通话授课，便能听懂。在讲课过程中，老师们

屡屡言及伤寒学派在日本的研究状况，听到这些内容我非常吃惊。于是马上被任老编撰的《中

医各家学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年）一书之魅力所吸引，记忆中在旅行的火车上也在

阅读这本书。它一点都不像艰涩的通年史教材，使我在医史研究方面大开眼界。多年后我的

研究是以医家和医书为核心，注重探讨学术特征、成书背景和继承关系，就是因受到了任老

学问的启发。 

1981 年 10 月 1 号，在北京中医学院礼堂召开了“中日伤寒论学术研讨会”，中国方面

由任老以《研究<伤寒论>的流派》 为题讲演，我受委托将其全文译为日语，后来，此文刊

登在日本《中医临床》杂志增刊《日中伤寒研讨会论文集》（1982）。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就

其文中引用的古文含义等，多次向任老请教，在答疑的过程受益良多。慢慢地我也能听懂任

老的四川话了。 

之后，我便经常去任老的研究室访问，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时，我对任老说：“（当时的）

日本政府没将汉方医学作为正统医学，真令我气愤”。任老也回答：中国没有日本人编撰《中

国医籍考》和《宋以前医籍考》那样的书，这也令他气愤。特别是在阅读伪满时期成书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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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医籍考》时觉得很苦恼。又提及丹波（多纪）父子的研究和文章，也非常有水平。听到

这些话，我才略感高兴。期间，我还曾向任老询问杨上善和《太素》的历史。任老说，这个

问题与日本相关的因素很多，所以不太清楚。这个印象我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之后开始思考

研究《太素》的传承脉络，最近终于把相关问题都解释清楚了，这一点也多亏了任老当年的

启发。 

1978 年，在日本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我与矢数道明老师初次见面。很巧合的是，两

年后的 1980 年 9 月 6 日，我去中国留学时，在成田机场与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矢数道明老

师不期而遇。谈话中，我告诉矢数老师自己已经决定到北京中医学院留学，矢数老师听闻后，

立刻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并叮嘱我今后要向他介绍中国如何进行中医教育。后来，我只要

在北京有所见闻，便会给矢数老师写信，他也会迅速给我回信。不仅如此，矢数老师也会询

问一些问题。我便根据他的提问，做一些调查后再度回信。就这样，在我留学中国期间，二

人不断地往来通信，多达 50 封以上。后来，我受到杂志社的委托，将这些信件内容整理成

文，即《中国保存、日本刊行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关系书目录》（汉方之临床第 29 卷 9

号及 10 号，1982）。 

1982 年春天亦或是夏天，我收到矢数老师的一封来信，他和大塚敬节老师共同编写的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至第三期为止、全套 100 册的工作即将完结，作为纪念品他们想将

这套书赠送到中国，向我询问最佳赠书地点。于是，我在建议送往各个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

院图书馆的同时，也推荐了任老的研究室。由此，两位先生之间建立了尊敬友好的交流，这

点令我记忆犹深。 

1982 年 10 月 18 日，在河南南阳召开了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举办、为期四天的“仲景

学说学术研讨会”。日本东洋医学会访中代表团名誉团长是矢数老师，这此会议促成了他和

任老的首次碰面。二人在短短几天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一记忆一直深深地印入我

的脑海。本来我也要参加这个会议，任老几次出面，外事处都以“学生不可以参加国际会议”

为由拒绝，未能参会也使我非常遗憾。但是，日本访中国代表团在归途中又在北京停留了几

日，矢数老便把团员中的小曾户洋学兄介绍给我，我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这也算是人生

的另一种奇遇吧！ 

1983 年 1 月 24 日，小曾户洋学兄再次来京访问了任老（图 1）。同年矢数老师迎来了

77 岁喜寿，小曾户请任老为矢数老寿写一幅书法作品，任老马上挥毫泼墨完成了“矢数道

明先生喜寿颂”的作品（图 2）。其优美的行文和飘逸的字体，令矢数老师欣喜之情溢于言

表，他也挥笔书写了一文（图 3），后来由他的门人会刊登于 1983 年《矢数道明先生喜寿纪

念文集》卷首，现在仍悬挂于矢数医院的候诊室前。 

1983 年 5 月 14 日，按原定计划任老准备应邀参加日本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并作为中

华全国中医学会的代表进行特别讲演。但是从当年春天起，他身体出现不适。后来，听说他

到西苑医院入院治疗。6 月我曾去看望，言及 1 个月后我会结业归国，也希望能挥毫赠言。

行前再次探望任老时，他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赠送我（图 4），此外他还做了藏名诗，

做了“才思敏捷谁如君……中日医学实同根”的七言律诗，在诗中将真、柳、诚三个字都包

含在内。看到任老的诗，我欣喜若狂，马上把它送到荣宝斋中裱装，现在成为了我的家宝。

而任老所题“自强不息”四字，则在我回国后挂在了研究室中，视为任老的遗训一直鞭策着

我不断前行。 

归国以后，在当时兼任北里东洋医学研究所医史学研究室室长的大塚恭男老师帮助下，

允许我每周有一半的时间，到小曾户洋学兄研究室并排进行医史研究，旁边的屋子便是间中

喜雄老师的针灸研究室。另外一半时间，还照顾我作为个人秘书到矢数老师家里给他整理藏

书，在这段时间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1984 年夏天，矢数老和间中老应中国卫生部邀请，

参加 10 月 23 日举行的中日友好医院开院典礼，我作为随行人员一同前往。两位老师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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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转达，约定在 23 日下午一同去探望病中的任老。  

但是， 10 月 17 日的上午，我从在中国留学的植地博子同学那里得到了任老的讣告，

矢数老、间中老和小曾户洋学兄等人都十分愕然。本来定于 10 月 31 日举行葬礼，最终由任

老家属和中医学院的多方考虑，为我们日本学者一行，安排在 23 日下午于东直门医院举行

了任老的告别仪式，在灵安室面对着任老的遗体，大家都分别献花。矢数和间中两位老师一

一向任老惜别，他们之间有着大海一般的深情，我也满怀敬意地向对我有着学恩的任老献了

花。 

间中老师于 1989 年，矢数老师于 2003 年，大塚老师于 2009 年都分别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在日本和中国师事过或者说私淑的老师都先后离去了。我在梦想，他们几位有时会在天上

欢谈吧。我现在每天虚度年华，已超过了师事大塚老师时的年龄。但是老师们各自的学问已

成为我的血肉，成为我每天进行研究的动力。我非常尊敬两国老师的学问，也亲眼目睹了他

们之间深刻的友情，这些美好的印象一直在我脑中徘徊，使我难忘终生。任老所写的“中日

医学实同根”几个字，也时刻涌现在我的胸中。我由衷地期盼，我们以及后代应该更加深入

地增进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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